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也不停

地在尋找答案。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要拉中國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但中國人

對此卻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再到辛亥革命

之後的全盤西化，西方的拉扯，產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二十世紀，作為牽引

者的西方，自己發生了分裂。在現代化的問題上，似乎出現了好些岔路。德國道

路、日本道路以及後來的蘇俄道路，都是足以誘惑中國人的終南捷徑。作為選

項，日本的軍國民主義、蘇俄的社會主義，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曾經被

國人考慮過，其中前兩項還進行過大規模的試驗。蘇俄的社會主義，到1956年

中共才鬆口要做局部的修訂，直到改革開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強放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中國要走向美國模式。中國人自

稱「摸Î石頭過河」，但實際上卻一直在比照Î紐約搞現代化建設。於是乎，大規

模城市化帶來的結果是，無論哪個中國城市，看上去都像紐約。像紐約的中國，

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卻讓世界放心。1989年的事，讓世界嚇了一跳，好在時間

不長，中國似乎加快了邁向紐約的步伐。在江澤民時代，又傳出革命黨要轉型為

建設黨，資本家可以入黨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胡溫時

代，中國頭緒紛紜，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紅旗獵

獵，紅歌陣陣，西方開始迷惑了：這個神秘的中國，到底要去哪兒？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也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人大

委員長也不知道。有人說，他們要去朝鮮，但他們其實只是想維持現狀。可

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

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

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只有留在農村種地的老弱農

民有點兒滿意，出來打工的都不滿意。

中國走向官僚新權威主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

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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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高

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而且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愈來愈多。

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愈來愈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

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愈來愈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

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

添加劑變Î花樣被發明出來。原來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縮，出行需要花更多的

錢。開車出行，公路收費有增無減；坐飛機則總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產成了

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不菲，但強拆也引起愈來愈多的拼死抗

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

房奴，吸乾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

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ç學校的

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教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

案式的模式。更可怕的是，整個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

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

人們眼ç，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

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

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

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

攤販和其他人員也不少。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財富大幅度縮水，

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是否存在危機，不管企業是否倒

閉，不管消費是否能提振，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增速提高。高比率的稅

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

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喝、公費用車）、黨活動經費

（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

掌控的資源愈來愈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

爭領域。民營資本被徹底驅逐出石油業，正在退出煤炭業，至於電業、通訊以

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

衡，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

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鄉，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星火，就會

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原本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的經

濟模式就有隱患，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拉高GDP，

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很可能是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重疊到來。

造成這一切，根源在於近十年來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

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拼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

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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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

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以至推行政治

體制改革的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

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

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

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

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甚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

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

「三個至上」（法律、黨、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

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連嚷嚷多年的「黨內民主」都遙遙無期，只聞樓梯響，

不見人下來。至於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教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性國

家產業，使教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

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

整個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

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

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不敢讓教

育回歸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Î黨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

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黨的領導，變成黨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

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場秩序就無從建立，而市

場的行政干預，也就是黨的干預就無所不在。

司法不起作用，民間的正常調解就無從實現，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

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

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對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

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

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絡的論

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戾氣愈來愈重，爆炸、兇殺、虐殺、砍殺幼童

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所包

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Î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

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

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

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甚

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

由派主張依舊學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教濟中共意識形態

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教，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教，以

教治國。一時間，儒教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法家憲政主義等等，都粉墨

登場。基督教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慢慢傳播。有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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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更多的人們，自然是感到失望甚

至絕望。愈來愈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

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精英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

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民間思想的活躍，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現實動蕩的刺激。這樣的

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想不想有所作為

不得而知，但無力作為似乎是一個事實。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Î權威

遞減的路徑行進，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缺乏權威的領導

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

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

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

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

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

「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愈來愈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

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

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

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

必真心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

局面，同時又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

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

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

競爭中佔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警察統治，嚴格的媒體

管控加上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

市管理加上一點兒民生建設，經濟政策上則是市場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確

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

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江山永

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

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

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

龐大的組織網絡雖然還在，但組織中的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

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已經親手締

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

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也就是

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三十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

團的巨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

改革三十多年，中共

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

物欲橫流的世界，一

個拜金主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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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

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

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

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

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

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

世界的反應，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

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愈來愈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

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

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

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算是一種未來的選擇的話，一個政權沒有與世界為敵

的決心，是無法按下選擇的按鈕的。

「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

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族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

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

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

候。但是，這並不意味Î統治集團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

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

亂局，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溫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

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

主要來自外部，那麼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

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

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只要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

在權威的失落，已歷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愈來愈困難。改革三十多

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愈往

後走，權力分配就愈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團結一致，權力核心圈

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

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

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

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以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

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說，世襲政治不是中國近一千多年的傳統。在中國

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

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集團內部的

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誰都明白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

上，沒有一個統治集

團能像今天這樣，對

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

賴。表面上對美國的

敵視，無非是安撫國

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

演，一種基於美國人

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

的反應。他們當然不

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

制度，但卻死也不會

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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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

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

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

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

契，從集團外圍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

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

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台。用中

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

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就不可避免了。權位如

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序

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

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

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在社會治理上的效

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

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

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

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

體制鏽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槓桿，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

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不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

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

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

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

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絡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網絡工具

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

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

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各

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

樂至死的網絡，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

依託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愈來愈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再害

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

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愈來

愈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普及，人人手ç都有了攝像機；由於微博的存

在，公民記者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

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一向

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在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

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絡

要想改革有成效，而

且不變質，不變成官

員斂財的工具，唯一

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

的改革，把社會力量

引進來。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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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者微博化的生存，已經成為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

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

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

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

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

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多年的革命教育，積累了太多的社會戾氣，以及太多

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

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Î相當多

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

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

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

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

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Î不改革，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Î定時炸

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

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

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

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

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

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Î花崗岩腦袋的人所綁架，變化

的概率看來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甚麼方向

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甚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有人總結了清末的歷史教訓，說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

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實，清末改革過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

黨人的造反是一個恆量。但革命有了機會，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改革走上

了歧途，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大肆收攬權力，排斥漢人，結果得罪了最不該

得罪的地方士紳，才給了革命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當年

的革命黨，最擔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機

會，要比革命大得多。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

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革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

了從威權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

吸取歷史的教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

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蒙騙自己。

張　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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